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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  作        張弘政       

個人簡介：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四年 C班 

    第 35 屆雙溪文學獎  散文  佳作 

    第 35 屆雙溪文學獎  小說  佳作 

    第 36 屆雙溪文學獎  散文  第二名 

-------------------------------------------------------------------------------------------------------------- 

 

                         根 

 

強忍嘔吐的慾望，走走停停的客運已經誤點了整整半個小時。明明是全市最

荒涼的區域，來往的公車上卻總是塞滿歸途與逃離的旅人。才剛下車，試圖緩解

暈車的噁心，公車司機卻連按幾聲喇叭，暴躁的用客語問候我媽。我側過身，任

憑車輪捲起的砂石粗暴掃過毫無遮蔽的小腿，跨過陷落的沙坑，朝著我媽的機車

走去。 

「也太久了，我等了快一個多小時，會不會太誇張了？」 

我接過安全帽，熟練的跨上機車。「你兇我也沒用，新厝的車一直都是這樣。」 

才剛升格成直轄市的喜悅完全沒有出現在這塊荒地裡，唯一的改變，是地名

從新厝鄉成了新厝區，破爛的小路依舊，一小時一班的公車依舊，從幼稚園就下

令要拆除的違建也依舊。 

 

「我要去羅醫生那拔牙。」機車隨著年久失修的柏油上下擺盪，坑坑洞洞一

路鋪往回家的方向。我死命地抓住後座的扶手，怎樣也不想碰觸的我媽的身軀。 

「什麼羅醫生？」 

「就……」說不出口的話語哽在喉頭，嗆得我滿面脹紅發熱。但媽從來沒有

體恤我的打算，繼續逼問說不出口的話語。 

「醫生爸爸。」我乾咳了兩聲，才剛褪去的暈眩感又再度滿溢上來。 

「這有什麼好講不出口的，小時候不是就這樣叫嗎？怎樣，長大就叫不出來

了？」我沒有應聲，只是把頭轉開，好避開媽身上汗味和臭酸的衣物。 

「現在的小鬼真的是……」我們之間重新充斥熟悉的沉默，才下客運五分鐘，

我已經開始思念台北五坪大的單人小套房了。 

「好端端的怎麼要去醫生爸爸那裡拔牙？」 

「我去矯正了，長歪的要先拔掉。台北的診所只有一個醫生，過年前沒辦法

幫我處理。」 

「好好的牙齒怎麼會長歪？」 

「醫生說是基因的問題。」 

「亂講，你媽的牙齒就好好的，都是你們這一代，只吃一些軟趴趴的東西，

牙齒才會長得亂七八糟。」 

好好的怎麼會長歪？其實醫生也給不出個答案，一下說是基因，一下說是人

種，最後又扯到演化。反正我的身體太小，容不下這麼多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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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摘下安全帽，隨手擱在鞋櫃上，打開手機窩上沙發。 

「你打算什麼時候去醫生爸爸那？」 

「下午吧？吃完午餐再去，反正那邊一直都沒什麼客人。」 

「那你要不要，去看看你爸，反正還有時間，東西我都買好了。」媽媽刻意

放輕語調，試探性的問題讓斷句顯得詭異而不自然。 

 

我默不作聲。 

 

「我也知道你不喜歡，但你半年才回來一次，他好歹也是你爸，看看他又不

會咬你。」她提了兩袋零食和水果，像是宣示立場似的重重摔在茶几上。「香跟

紙錢一樣放在冰箱上，你要記得拿。阿公阿婆順便拜一拜。」也沒等我回話，媽

就逕自抱起被嚇醒的瑪爾濟斯走上二樓。 

直到打完一場遊戲，我才將那些東西放上機車。出門前刻意摔了一次門，展

現自己也有耍脾氣的能耐。約莫五分鐘的距離，就到了我家的公廳。公廳從不上

鎖，只要用力一推，裝飾性的鐵門就會應聲打開。每天上午都會有人將供奉的清

水和茶水換過，但也僅此而已。除了清明和過年，三四張斑駁木桌湊成的供桌永

遠都覆著一層風沙。 

隨意把拱品攤在桌上，點了三炷香後，意思意思揮舞兩下便插進香爐裡。公

廳兩旁擺滿祖先的畫像或照片，小時候很在意有沒有爸的照片，媽只說爸的輩分

還不夠，死得又早，所以放不上來。十九年是段很長的時間，兩側的照片多了不

少，老的少的男的女的畫的拍的，不曉得爸的照片有沒有趁亂被放上去，但我恐

怕也不認得他了。 

我其實並不厭惡祭拜，只是我覺得他根本不該被祭拜，三十八年的人生，什

麼也沒做成。 

 

事情發生在我三歲的時候，那天下午媽帶著我去超市買菜。這些事情我從來

就想不起來，媽也很少提到，但每次一說，她一定會講： 

「真的很玄，你小時候多喜歡逛超市，那時候一進去你就大哭，哭著要回家。」 

那天媽連菜都沒買，又急忙騎著機車回去，到家後打開房門，我爸就掛在房

間裡，除了隨著繩索左右旋轉，整個人動也不動。 

但我真的有看見屍體嗎？為什麼我連點印象都沒有？我至今仍舊無法肯

定。 

 

他一直都是個很窩囊的人，到死了都不敢交代自己做錯什麼。 

 

把水果放回冰箱後，我又騎上機車往市區前進。 

診所的招牌還是沒換，可用全民健保的標誌斗大的掛在一旁。綠底搭上白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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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箱的設計讓裡面的燈管很難替換，除了「前榮總醫生」的說明還傲氣的閃爍著

白光，其他地方的暗得差不多了。 

不過不要緊，新厝人從來就不是靠招牌找店的。 

推開玻璃門，風鈴隨即發出聲響，年約三十的護士一臉狐疑的看著我。 

「初診嗎？」 

「不是。」 

這個答案讓不曾見過面的護士越發困惑，只能照流程收了我的資料和費用後，

對著裡面大吼：「羅醫生，有病患喔！」 

 

護士遞過一次性的牙刷，我從以前就好奇，這樣的要求是出於對醫生的尊重，

還是為了避免病患尷尬。我的牙齒向來不好，不論怎麼努力刷洗，齒面仍舊泛著

一層蠟黃。 

吐掉泡沫，對著鏡子左右端倪，又重新擠上牙膏，即便知道徒勞無功，還是

期待附在牙上的汙濁和難堪能夠消失殆盡。 

細碎的聲響從木製的隔板透出，隨著漸進的腳步，羅醫生從裡面走了出來。

平房改建成的診所就是以這種好處，醫生可以在後面的房裡打盹，直到病人來了

才上班。 

羅醫生還是如記憶中那樣，除了漸白的鬢角、圓滾小腹，還有邊緣泛黃的白

袍，這些年歲真的沒有在他身上留下更多痕跡。 

 

「這不是小劉德華嗎？好久沒有看到你了，長大變好帥，醫生爸爸都快認不

出來了。有沒有女朋友啊？」 

「羅醫生。」我點點頭，用平穩成熟的聲音喚出我們都不熟悉的稱謂。 

「我忘了你都這麼大了，醫生爸爸叫起來很尷尬吧？抱歉抱歉。小劉德華今

天怎麼會過來啊？」 

 

我從不記得羅醫生的名字，就像他從記不得我的名字。出事後，我只要看到

年歲跟我爸相近的人，都會哭著叫人家爸爸。我媽快羞死了，總是扯過我的手臂

用力打我，打到我安靜為止。不曉得是同情我的遭遇，還是不忍看見我下場，羅

醫生主動對我媽說：「沒關係啊，這麼可愛的小孩要叫我爸爸，我也很高興啊，

不然以後你就叫我醫生爸爸，好嗎？」這樣的妥協讓我媽讓步地默許，直到羅醫

生溫柔地將雙手擱在我的肩上，緩慢而完整的要我學著他喊出「醫生爸爸」，我

才破涕為笑。醫生又對我媽說：「這個小孩長得又帥又有氣質，像劉德華一樣，

以後我就叫他小劉德華好了。」聽到有人稱讚她的小孩，我媽就連聲說好，醫生

就這樣哄住了我們兩人，讓彆扭又詭異的稱呼突然合理不少。 

 

「我去矯正了，但要先把歪掉的牙齒拔掉。」我有些手足無措，不曉得該自

己展示問題，還是躺平後讓醫生端倪。指示用的右手才舉到一半，便頓時失去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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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只好故作自然地緩緩放下。 

「好，先躺上去讓我看看。」 

我脫下外套，笨拙的躺上躺椅，用力張開嘴巴。羅醫生戴上手套，肌膚和過

度服貼的橡膠發出尖銳的摩擦聲響。拿了一些工具，把鏡子塞進我的手中後，熟

練一蹬，便滑著椅子挪到我身後。 

「我先幫你檢查有沒有蛀牙，等等再看要拔哪顆牙。」 

他將雙手搭在我的肩上，雙手緩慢移動，左右來回檢查每顆牙齒。 

他的身體隨著雙手移動，時而頃身，時而靠近，近乎逗弄似的忽近忽遠，即

便知曉一切再正常不過，卻仍無法忽略他身體的某一部份正頂著我的頭頂。 

 

新厝從不缺醫生，好醫生倒是少得可憐。羅醫生剛來到新厝的時候，鬧得全

鄉轟轟烈烈，一個榮總的醫生怎麼會跑到這種鳥不生蛋的地方執業。有人說他被

人事鬥爭弄下來，有人說開診所比較賺。他自己的解釋是，他希望能讓新厝這樣

的地方也有台北的醫療品質。 

 

我當然不相信這樣的鬼話。 

 

自從死了老公之後，我媽的人生有大半時間空了下來，除了工作，就是到處

去串門子。新厝太鄉下，整條街都是親戚，彼此平常很愛計較，但分享祕密倒是

非常大方。 

聽說羅醫生背著懷孕的老婆搞上護理師，整個醫院鬧得沸沸揚揚，離了婚、

毀了前途的羅醫生只能在這種荒涼的地方羞愧地結束自己的一生。 

但無論流言蜚語怎樣交織膨脹，彷彿都傷害不了羅醫生一分一毫。他依舊照

常執業，照常看診，照常生活。這些傳言彷彿就像電視台的社會新聞，除了拿來

填補餐桌上無話可說的窘境，沒有更大的用途。少了回應的八卦像是沒了養分的

雜草，即便以往多麼猖狂滋長，終究還是成了一片枯黃。原先起疑的我也隨著時

間推移，逐漸淡忘這些荒唐。 

直到國二的暑假，牙痛逼得我翹掉暑輔。獨自漫步在街上，下午兩點的新厝

仍在剛結束的午休裡昏昏欲睡。蒸騰的暑氣讓觸目所及都在跳動，診所的玻璃櫥

窗上滿是指紋和膠帶殘留的痕跡，即便模糊，空無一人的櫃台依舊顯眼。 

我推開門，風鈴隨著撞擊警示性的發出刺耳的噪音。護士從門後出來，一如

往常的接過健保卡，意思意思喊了「羅醫生」。直到她起身尋找病歷，我看見淡

粉色的制服後襬捲曲起來，胡亂地被塞在褲頭，我才明白不是全新厝都在悶熱的

午後慵懶散漫。 

 

無法忽略他身體的某一部份正頂著我的頭頂，護士在診間與櫃檯來回穿梭，

木製的舊門頻頻發出刺耳的噪音。我無法停止想像，想像護士在平日的午後也同

樣繁忙，忙著在櫃檯與門後的房間來回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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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盡所能的放空一切感知，我害怕自己若是回過神，會發現抵在頭皮上的肚

腩其實堅硬挺拔，隨著呼吸起伏來回晃動。 

 

我閉起眼，試圖轉移自己的注意。我開始回憶起小時候的時光，有點喜歡羅

醫生，卻還是害怕牙醫的時候，那時候我大概四歲，第一次踏進這所診所。然後

是七歲，我的乳牙掛著搖搖欲墜，怎樣也弄不下來，後頭的新牙卻迫不及待，在

仍舊粉嫩的牙齦根上隱隱約約冒出礙眼的白頭。接著是十一歲，我的臼齒蛀得我

痛不欲生。 

我試圖快轉，回憶卻還是像設定好似的停在升國一的暑假。我沒有消遣，只

能待在圖書館吹冷氣。圖書館每天下午兩點就會開始播電影，大部分都是得過獎

的電影，有些時候也會撥撥柯南那類的卡通，可能是為了教化我們這群野小孩吧，

那天館員居然選了當代傳奇劇場的《等待果陀》。 

我根本不知道這齣戲想表達什麼，裡頭的一段話卻提早結束了我的童年。他

們說，上吊的人陰莖仍會直挺挺的勃著，精液會落在地上，開出一朵又一朵的蔓

陀花。 

沒出過遠門的我不曉得曼陀花長得什麼樣，沒自慰過的我也不曉得精液長得

什麼樣。但那天夜晚，我做了惡夢，夢中所及全是一片花海，他就吊在半空中，

和藹慈祥的閉著雙眼，赤裸而硬挺的下半身，源源不絕的噴灑著滋潤生命的乳汁。

我看不清他的長相，只記得自己喊了一聲「爸爸」，一陣微風吹來，散落的花瓣

與混濁的汁液掩蔽了我了視線，夢境嘎然停止。直到清晨，濕黏而濃稠，近似黃

痰的夢遺弄髒我的內褲，我才曉得精液不全然是乳白色的。 

 

我早已記不得是從那天起才無法直視父親，還是他自殺起便瞧不起他，只是

那天之後再也沒有仔細看過我爸的相片，反正只要記憶越模糊，越能說服自己夢

到的只是陌生人。 

 

「你看到了嗎？就是這顆牙齒。」羅醫生捉著我握著鏡子的手，左右擺動，

即便最後停了下來，羅醫生仍舊沒有鬆手。「就是這顆牙齒喔，你的口腔太小了，

容不下這麼多牙齒，所以他就長到旁邊去了。如果沒有拔除的話，最後這三顆都

會蛀光喔。」羅醫生輕輕地用工具敲敲多生的牙齒，雖然只發出輕微的聲響，震

盪卻隨著牙根一路傳遞，我的腦袋被晃的嗡嗡作響。 

多餘的牙齒被迫脫離牙齦生長，卻仍舊裝作正常，與其他牙齒一樣緊緊地靠

著前後兩顆牙齒，就像枯黃的酢醬草，微微泛著下過雨的光澤。自以為是的假裝

讓情況變得更加難堪，迫使這個牙齒成了不得不剔除的存在。 

「刷牙的時候不會覺得難受嗎？裡面的牙齒都刷不到，還會卡菜渣。」羅醫

師接過我的鏡子，重新整頓不鏽鋼盤上的器具，又把護士喚來，交代該準備什麼

東西。 

「還好。」雖然提問了，但我曉得羅醫生根本沒有關心的打算，就像理髮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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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口問了一句「今天天氣怎樣？」，除了應付，沒有任何意圖。 

我又忍不住舔了舔長歪的牙齒，自它萌生，我就曉得它是多餘的器官，只是

其他人都有，所以我的身體也長了，除了困擾，什麼作用有沒有。為了屈就這顆

牙齒，我的舌頭總是歪了一邊，委屈的蜷縮在口腔的一角。就像反覆捲起的四角

褲與胯下不停摩擦，無法恣意調整，也無法隨意忽視，除了維持怪異的姿勢妥協，

沒有更好的辦法。 

 

「這種牙齒會比較難拔，可能會花比較久的時間。痛了就舉手，我會再上麻

藥。」醫生單手抵著我的上顎，用右手替我上了麻藥，伴隨著逐漸失去知覺的難

受感，腥臭的橡膠味充斥嘴裡，隨著時間逐漸蔓進喉嚨與鼻腔，一股噁心湧上喉

頭，反胃的幾乎要把腸胃翻攪，正打算掙脫，羅醫生才鬆開手。鉗子伸進我的口

內，我有些害怕，但即便能強忍身體本能地顫抖，距離恐懼最近的雙唇仍舊不聽

使喚，微微張開的嘴唇敷衍似的半閉半闔。羅醫生溫柔的對待，兩片薄薄的唇瓣

仍舊不願配合，經驗老道的護士沒有等待的打算，伸出原本無事可做的左手，粗

暴地抵住我的下巴後用力下壓。 

「張嘴！」像是指導似的，護士鉗著我的雙頰，硬是擠出羅醫生習慣的角度。

不曉得是為了安撫我，還是向護士致謝，羅醫生點點頭，隨即頃身靠近，把目光

探進毫無遮蔽的口腔。每次到了這種時候，才會想起自己討厭牙醫，並不是因為

害怕疼痛，而是討厭這種動彈不得的折磨。 

醫生試探性的左右搖晃，牙齒果然堅固得不得了。麻藥發揮作用，能感受到

鉗子緊緊夾住牙齒，卻無法感受到痛楚。 

「好像有點緊。」不曉得是告知，或是喃喃自語，羅醫生說完這句話後便開

始施力。牙齒仗著牙根嵌進身軀，我的身體失去了自主控制的權力，頭部只能順

著醫生的動作一起上下搖晃。 

 

是本能嗎？還是為了展現自己多麼賣力？他隨著力道一次次的加大，發出規

律的喘息聲。我的嘴巴被迫張大，無法閉合的口腔與喉嚨成了一道一覽無遺的隧

道，像是應和似的，順著他發出相同頻率的低吼聲。試圖壓低聲響，卻無法控制

完全張開的腔道，即便深藏在體內，我彷彿也能看到聲帶被灌入的空氣與聲帶反

覆摩擦，隨著動作與起伏發出本能的呻吟。我對失去自主的身體感到難為情，卻

沒有辦法做出任何反應，乾著急的大腦在腦中急速運轉，幾乎要將頭顱燒出一個

大洞。只能用力閉上雙眼，不去想像自己已經發紅的雙頰。 

 

「抱歉，很痛嗎？」直到羅醫生出口詢問，我才發現醫生動作已經停下。「看

你很用力的閉眼睛，應該很痛吧？」醫生的手沒有離開我的口腔，我只能略略搖

頭，表達自己其實感受不到疼痛。 

「那就好，先漱口吧，牙齒已經鬆動了，但牙根還緊緊地卡在裡面，我們換

個角度再試試看。」我完全沒有知覺與感受，直到依著醫生的指示坐起，才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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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白色的橡膠手套上全是鮮血。麻醉後連舌頭都不大靈活，但可以勉強感受到鮮

血的味道。輕輕舔了舔牙齒，牙齒隨之搖晃。漱了兩次口，盯著陶瓷漱口盆上因

陳年血液而染黃的壁緣。即便清水帶走了大部分的血液，新的鮮血又立刻從傷口

湧了出來，失去知覺的口腔讓鼻子變得更加靈敏，我彷彿聞到自己體中溫熱腥臭

的鏽味汩汩流淌，填滿了口腔中的每個縫隙。 

「如果好了就躺好吧？」醫生背對著我整理工具，我重新躺回原位，身子卻

隨著椅背攤平而緩緩下滑。淡藍色的診療椅幾經折磨，棉花都已經失去原有的蓬

鬆，只剩彈簧粗魯的刮撓我的背部，刺得我渾身發癢疼痛。我捉著邊緣稍稍扭動

身子，想讓自己舒適一些，直到找到了還算可以的位置，才發現醫生早已轉過身，

看著我好一陣子。 

「如果好了，我就開始了？」我點點頭，從容躺定，再度把嘴張開，假裝一

切只是看診的必經過程，自己自然又熟練。即便戴上口罩，我仍舊能從羅醫生微

微皺起的眉頭想像他苦笑的樣子。我感到難堪又氣憤，只是想讓自己舒服一些，

卻得受到這種目光。但是氣羅醫生嗎？還是氣自己的愚蠢？而自己為什麼又要受

這些細瑣的想法折磨？光想到此，又忍不住皺起眉頭。 

 

「很痛嗎？要再上點麻藥嗎？」看見緊皺的眉頭，羅醫生紳士的開口詢問。

我睜開眼搖搖頭，羅醫生才又開始動作。診療椅上的燈直直地照著雙眼，刺痛得

讓人難以忍受。但只要閉眼，醫生就會開始遲疑。張大嘴巴卻無法解釋，又希望

這一切趕緊結束，無可奈何，只能忍耐。 

可能是累了，醫生又起身，讓我重新漱口。換了工具和施力方向，又重新在

我的口內動了起來。 

換了位置的他大半身軀擋住了燈光，讓眼睛舒緩許多，但和他的距離卻又近

了不少。看不見他的全貌，卻看得見他的雙眼，即便曉得目光不可能相交，尷尬

的暈眩仍舊不停在腦海徘徊，我只能彆扭轉開將唯一能動彈的眼珠。 

盯著他的額頭，灰白參雜的髮根和細紋，又再次提醒了我近十年的光陰。不

曉得是不是太過賣力，他的臉上滿是扭曲的皺褶與紋路，額頭間掛著一顆又一顆

的汗珠，隨著施力與搖晃搖搖欲墜。我沒法辦法發聲，也沒有辦法出手阻止，只

能眼睜睜望著最大珠的汗水落下，不偏不倚地滴在我的臉上。 

「抱歉。」他停下手邊工作，胡亂遞了張衛生紙給我，自己則連抽幾張衛生

紙，將臉上的汗水全數擦盡。 

不曉得是不是診所太過悶熱，我的身體從剛剛開始便發燙難受。除了看見滴

下的汗珠，我其實並不確定汗水究竟落在哪裡，或許汗水是炙熱的，我的體溫也

是炙熱的，所以即便汗水碰觸了身軀，漸起一陣不小的浪花，我的身體也感覺不

到異狀。無計可施的我只能拿著衛生紙將臉上胡亂擦過一遍，免得醫生發現我沒

有為此感到不適。直到擦完，才意識到自己把他的汗水均勻的抹上全臉，或許他

的汗水浸濕每個毛孔，填滿了各個角落、各個空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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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來不及丟衛生紙，他又轉了回來，重新開始手邊的工作。他特別換了位置，

將身體側過，目光所及只剩右手手臂，把刺眼的燈光切成兩半。即便近在咫尺，

我仍無法對焦他的手臂，只能隱約看見輪廓上下搖晃。柔軟而細長的手毛在燈光

的照拂下顯得透明。這幾年下來，他胖了不少，但手臂似乎沒有跟著肚腩臃腫起，

讓他的手顯得纖細的不可思議。 

 

不知怎的，我竟想起小時候爸爸帶著我洗澡的記憶。就在自殺的前幾天，剛

替我洗乾淨的爸爸把我放進浴缸，讓我靠著浴缸的邊緣泡著，波動起伏的熱水緩

緩搔撓著被包皮裹覆的敏感。他自己則坐在板凳上開始洗澡。那是個對身體構造

好奇的年齡，我盯著父親肥碩的身軀，略垂的乳房，目光最後停在了他因為過胖，

短得只剩龜頭的生殖器上。 

他還是一樣，老是在不對的時機點出現。 

 

我重新把注意力放回眼前的手臂，我試著將目光望向各個方向的極限，卻發

現沒有太大的差異。我開始想像手臂的盡頭是隻戴上橡膠手套的手，手套上沾滿

了艷紅的鮮血，隨著動作上下移動。父親模糊的面孔又開始出現、重疊，佔據腦

海中大部分的想像。我開始思考，羅醫生如果真的如媽媽所說，在毀掉人生的當

下，他有考慮自殺嗎？橡膠手套下，是佈滿水平傷痕的手腕嗎？如果這樣的打擊

還不足以讓人放棄生命，那他又是為了什麼理由離開？ 

 

醫生像是聽見我的疑問似的，突然停下手邊的動作。我嚇得打了個寒顫，隨

即又假裝從容，起身漱口。 

「就差一點了，你的牙根大概是勾住了旁邊兩顆牙，鉗子沒辦法施力，我用

手試試。」他要我躺下，我才剛張開嘴，他就像迫不及待似的把手伸了進來，抓

著我的牙齒粗暴搖晃。 

我的嘴裡又隨著規律，發出近似呻吟的聲響。麻藥漸漸退去，但我忘了舉手，

反而緊緊抓著診療椅已經破損的邊角，在失去彈性的椅墊上抓出自己的形狀。 

盈眶的淚水讓一切模糊，我又回到蒸氣騰的浴室裡，縮在浴缸裡的一角。只

要他用力搓揉身體，龜頭就會隨著身軀上下搖晃。煙霧與泡沫讓視線所及盡是一

片白茫，看不清楚樣貌，只能看見鮮紅的輪廓在霧氣裡不停甩動。他突然停下動

作，彷彿發現我不光是帶有好奇的目光，直挺挺地盯著充血的紅潤，或許是遲疑，

或許是在憤怒。我則緩緩移動頭部，讓水面淹過我大半的面部。洗澡水進入了體

內，滿溢的熱水嗆得鼻腔刺痛，無法喘息，而我的目光卻從未移開，緊盯著水珠

隨著飽滿圓潤的輪廓緩緩流下。 

他一把將我撈起，側過身擋住我的視線，才又開始刷洗身體。 

 

疼痛和滿口的灼熱，混合成了近似嗚咽的哀號，我忍著左臉頰的不適，又再

漱了一次口。退去麻藥的雙唇比失去知覺的雙唇還難控制，和著鮮血的水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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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頭，全都落在他的袖口上，把泛黃的白染成一片粉紅。我試著道歉，口水卻滴

了下來，也弄髒了自己的身體。我們都還來不及反應，汙濁已經順著液體滲入纖

維，在兩人身上留下相同的痕跡。 

難堪讓我動彈不得，除了發楞，大腦想不出更好的應對方式。自責與疼痛才

剛化成灼熱的淚水湧上眼眶，他便趕緊安撫我躺下，替我擦乾身上的汙穢。 

「不要擔心，你不能控制自己，這不是你的錯。我幫你塞棉花止血，等等就

好了。」他捲起被我弄髒的袖口，浸濕的肌膚在燈光下微微發亮，青綠色的血管

沿著臂膀緩緩延伸，他的手腕平滑而光整。 

 

「不要吃太熱的東西，也記得不要用吸管，消炎藥跟止痛藥要按照指示吃，

如果有問題記得要來回診。」護士一邊唸完既定的注意事項，一邊將健保卡和藥

袋塞給了我。我才正要離去，羅醫生遞給了我一個小夾鏈袋。裡面是我剛拔下的

牙齒，泡在稀釋過的漂白水裡。 

「給你，你會想做紀念吧？」我稍稍點頭表示感激，小心的將牙齒收好。回

到家後，我將牙齒從夾鏈袋中掏出，上面的血絲已經轉成淡淡粉紅。 

 

「真可惜，牙根又長又直，卻用不到，真是白長了。」媽媽接過我的牙齒，

嘆了一口氣。 

「長歪又不是我的錯。」我咬著棉花，硬是擠出這句話來。 

 

隱約感受到傷口又重新滲出血來，即便不是我的錯，盈眶的淚水和無法填補

的大洞，仍會時時刻刻提醒著自己有過多餘器官。 


